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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的号角

这是一个久远而又沧桑的记忆，然
而，鲜活生动得让人怦然心动。

这座庄重古朴的祠堂叫闵氏祠堂。

它位于鄂豫交界的河南省新县最南端
的箭厂河乡方湾村，修建于清朝咸丰年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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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它静静地隐匿在群山
环抱、峰峦叠嶂的大别山深处。 肃穆
的“吞”字门楼，两排整齐的正屋檐高
堂宽，屋顶四周“四水归池”的天井造
型，两边四角的鳌鱼兽头，墙壁上古
色古香、栩栩如生的木雕与彩绘的壁
画，昭示着年代的久远，依稀可见往
日的盛景。

撞击眼球、走进心灵的是南面山墙
那两条苍劲有力的标语：“为保障秋收
秋耕，坚决扩大红二十五军，打破敌人
新进攻”“十月革命指示中国工农群众
的一条出路！红廿五军政治部宣。 ”激励
人心、气壮山河的标语，是时任红二十
五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手书。

在那风刀霜剑的岁月， 这些标语
犹如燃起的星星火苗， 为劳苦大众照
亮了一条谋求幸福的奋斗之路。 如一
声深切的呼唤， 唤醒了无数迷茫的心
灵。它是时代的传神之笔，更是人们的
精神图腾。

老百姓历来把祠堂看做自己的神
灵，这一带的百姓更是把这墙上的标语
奉为圭臬。国民党刘镇华部的一位闵姓
师长率部追剿红军至此， 发现了标语，

又得知是红二十五军军部，便下令放火
将祠堂烧毁。当地百姓在祠堂周围筑成
“人墙”，以死相拼，苦苦相劝。或许是因
为宗亲情结动了恻隐之心，这位气急败
坏的师长率部悻悻撤离，祠堂才免遭涂
炭。 之后，当地群众在山墙边堆放了柴
草，将标语掩藏了起来，躲过了敌人一
次又一次的搜查。

多少次徜徉在祠堂周围，凝望着这
雄浑遒劲、笔锋老道的标语，总是涌动

着强烈而难以遏制的感动，那些飘落在
时光风尘中的历史散叶和历经风霜雨
雪淘洗打磨的记忆，顿时呈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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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30

年代，鄂豫交界处，大别
山腹地，聚集着一群深刻有远见、睿智
又灵光的头脑。这是一群在历史长河中
注定要留下华丽轨迹的人们。

历史曾记录下这庄严的一幕：

1930

年
2

月，黄安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在闵氏祠堂召开。这天，晴空万里，热闹
非凡。 当时， 祠堂门口贴有大副对联：

“紫气东升黑暗扫除天地撼， 云开日出
光明团结万家欢”，横联“工农专政”。面
容清瘦俊朗、目光炯炯如炬、身穿破旧
军装的吴焕先站在彩门前，讲述了建立
无产阶级政权的意义及共产主义的美
好前景， 并指出：“前进的道路是曲折
的、艰辛的，我们可能要住山洞，与敌人
打游击……”会场响起了振奋人心的口
号声。一盏明灯点亮漫漫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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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过去，这充满激情的演说，仍如晨钟暮
鼓，穿透时空，悠然回响。

按需定制的贴心才能赢得民心。这
面墙连接着新中国的曙光。

1932

年春，

《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
法令草案》传达到鄂豫皖根据地中心区
箭厂河，这个法令抓住了农民问题的精
髓，凝聚了人心，广大劳苦大众为有了
真正意义上的翻身解放而欢呼雀跃。为
增强知晓度，扩大影响力，苏维埃政府
决定， 在闵氏祠堂不到一公里的方湾
村，请泥瓦匠用石灰泥了一块长方形的
平面，然后请乡苏维埃秘书方思归用墨
笔抄写在一面青砖墙上。 红军撤离后，

白色恐怖笼罩，为保护这面墙，当地群
众用泥巴与稻草将墙上的土地法令糊
盖，才得以保存下来。

1966

年揭开，使其
恢复了原貌。这是全国唯一的一处保存
完整并且书写在墙壁上的土地法令。

1988

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如今，

已经作为“镇馆之宝”珍藏在鄂豫皖苏
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内。

红旗再举，朝野震惊。 红四方面军
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

1932

年
11

月
29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鄂豫交界的檀树
岗召开军事会议， 决定重建红二十五
军。 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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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吴焕先临危受命担任
军长。全军

7000

多人，队伍中不少十二
三岁的娃娃，军部设在闵氏宗祠。 面对
强大的敌人， 这支平均年龄不到

18

岁
的童子军，担当起独立坚持鄂豫皖根据
地武装斗争的重任。 郭家河首捷，突出
奇兵，攻敌不备，歼敌

2000

余人。 此次
战役已浓墨重彩地载入军史。 随后，这
支年轻的队伍孤军远征， 历重重险阻，

排道道难关，敢打善拼，以弱胜强，率先
到达陕北，书写了辉煌传奇。 历史征程
中， 永远铭刻着他们执着而坚实的脚
印；苍穹之间，永远激荡着英雄的呐喊。

这片土地上演绎的一个个生动的
经典传奇，既是一曲恸天泣地的人间话
剧， 又是让神灵与上苍倾倒的隆重祭
仪。祠堂斑驳的砖瓦，枫树壮实的繁枝，

大别山连绵的山谷，那一个个古老而年
轻的村庄，一同诠释见证了老区人民的
勇敢与忠诚。

那年代，全乡的青壮年大都当红军
上前线打仗，留守的妇女与老人便组织
起来，扛起了生产与支前的重担。 乡苏
维埃政府成立了贫农团、妇女会、儿童
团、后方总医院、被服厂、税务局、消费
合作社， 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运输队、看
护队、帮耕队。 据当时的《鄂东北通讯》

报道，

1929

年到
1933

年， 箭厂河人民
为红军做衣服、棉被

4

万多套，做千层
底青布鞋、打草鞋

7

万多双，交红军公
粮

40

多万斤。 在“扩红”运动中，这一
带出现父送子、妻送夫、姐送弟参加红
军的动人场面。宣传深入人心，土地革
命调动了劳苦大众的积极性。 民为邦

本，自古亦然。

青砖黑瓦、飞檐斗角的古建筑内，

几条简陋的旧式板凳摆放其中， 房屋
正中的农民协会犁头旗下， 摆放着旧
式的审判桌。

1927

年，在闵氏宗祠
10

公里之外的七里坪， 成立了中国最早
的苏维埃政府司法机构———七里坪革
命法庭。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法
官女庭长、 七里坪革命法庭庭长闵丹
桂便出生在闵氏祠堂所在地闵山村
组。 她头剪短发、面容姣好，人如名字
一样秀美。 上过平民学校，天资聪慧，

性情刚烈，果敢干练，不徇私情，秉公
办案，捍卫了苏维埃政府革命成果，维
护了苏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开启了
鄂豫皖苏区法治的先河。 革命根据地
司法萌芽之初， 便充满平等与正义的
曙光。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建立时间最
早、机构最健全、程序最规范的革命法
庭。时至今日，由她签批的处决反革命
罪犯的“黄安县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

布告，虽然早已纸张泛黄，从墙壁上揭
下来时，已有部分残破，但字迹依旧清
晰，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载入了史册。

一路星火，一路燎原。新中国成立
后，箭厂河乡涌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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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开国将军，

17

位省部级以上干部，

93

位县团级干
部，被誉为中原将军乡。他们大部分都
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
里长征，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的血雨腥风，冒着枪林弹雨，

赴汤蹈火，九死一生，能活下来，可谓
福大命大。这里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当
年， 仅有

1.7

万人的小山乡， 有
5000

多子弟参加红军， 占全乡青壮年的
70%

以上。 在那峥嵘的岁月，雪山草地
的艰辛，西路军的惨烈，随时而来的生
与死的战争考验，饥饿、寒冷、疲惫，如
恶魔般残忍地吞噬着他们年轻的生
命。 其中，

3500

多人牺牲在疆场，有名
有姓的烈士就达

2000

多人。 至今，箭
厂河乡还没有恢复到大革命前的人口
水平，被称为英烈之乡。他们用生命与
鲜血，谱写了一曲曲壮烈悲歌。对于他
们， 没有宽敞的墓道， 没有挺阔的坟
头，也没有高耸的墓碑，化作了泥土与
小草， 坟墓四周唯有挺拔的苍松与鲜
艳的杜鹃。

一座祠堂，承载着厚重的历史，阅
透人间的繁华与沧桑。 它像一幅画，

一幅令人流连忘返的画。一座村庄因
一面墙而闻名遐迩。每次贴近那堵书
写有土地法令的墙壁，仿佛在聆听一
位苍老明世的长者娓娓道来。感受七
里坪法庭那庄严的神圣，耳边又飘来
《八月桂花遍地开》的优美旋律。它们
威武高大， 因为它由血与火铸成；它
们沉雄厚重，因为它蕴藏着敢叫日月
换新天的豪迈和气概。

天空依然湛蓝，山谷依旧寂静，

古枫依旧繁茂， 倒水河依然在哗哗
流淌，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望星空
灿烂，闻蛙鸣稻香，迎春暖花开。 那
人、那物、那定格在墙上的文字，既
有激励奋进的不息基因， 更有昭示
未来、导引前行的智慧密码，必将永
垂青史，光照千秋万代。

石和安

（资料图）

闵氏祠堂书写标语的南面山墙


